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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小 平 到 江 油

罗 昌 文

日，邓小平总书记到了年 月 江油。

当时，我是江油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那天早晨，县委书记

苗满山向我说，今天有重要客人来，他要到马角坝去等候，要我去

请县长白光亮过来。说完，就与杨启楷等人步行去了火车站。

上午 点左右，县委院内来了四辆小卧车。当时整个江油没

有一辆汽车，后来知道这些车是火车上运来的。那时的县委机关

设在旧时的火神庙内（现党校），后院是撤去菩萨留下的圆柱大厅，

用来开大会。前院有个大坝子，两边是长长的厢房，县委各部门全

在这些厢房中办公。县委办公室在东厢房，只有我和杨启楷主任

两人，他经常列席县委常委会或与书记下乡。我在办公室管印章，

处理文书档案、来信来访，还要承担接待应酬。

院里来了这么多小汽车，大家都很惊奇，纷纷探头张望。我到唯

一的县委小会议室兼接待室去等候。这个会议室在大院左前边的旧

时涪源公司小院内，中间隔了一排横厢房。我等了几分钟，未见客人

进来，就往前院走，看见了白光亮正和几位车上下来的人站着交淡。

白见我就吩咐说“：你去给上面来的客人带个路，到武都。”

我被安排在最前面一辆车上，坐在前排驾驶员旁边，后排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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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大个子中年人。上车后，他们不住地提问，见山问山名，过一

处地方问地名，还问了我是干什么的。我感觉出，他们好像是警卫

或秘书人员，似有审查我的意思，但态度和语气都很诚恳友善。

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大雨刚停，公路上遍是泥泞。三台县委

书记王德立率领的十万民工在武都一带大办钢铁，江油当地的青

壮年农民也都上了钢铁前线。公路上走着牵线的人流，有背包扛

行李的，有抬树子的，有运矿石的。汽车开得很慢，我隔着玻离向

外看，人们脸上多有好奇或惊愕的神色。即使泥浆溅到身上，也都

笑着跑开，很少有怨愤之意。

车过岩嘴头，后面一位像是警卫的同志给我发话：“到一个能

看见武都水库的地方停车。”

不一会，到了七里坡。我说“：这里最好看武都水库。”我坐的

那辆车停在了坡顶靠前的位置，后面几辆车也跟着缓缓停下。我

在此前从未见过小卧车，坐汽车更是头一回。车停了，不知道怎么

开车门，只好坐着不动。后面那位像警卫的大个子先下了车，走到

前面拉开车门叫我下来，并示意要我站在车边，不要跟着首长去。

后面几辆车上的人下车后，就往右边的缓坡上走去，到一个稍高的

小平台上停下了。他们面向北面的武都方向，有说有笑，还不时比

划着。相距我站的地方至少在 米以上，他们说些什么，我都未听

见。警卫和秘书与我站在一起，继续问这问那。正说话间，前面一

位穿银灰色中山服的大个子向我招手“：小鬼！你过来一下。”我认

出，他是西南局、四川省委书记阎秀峰（当时李井泉是第一书记，其

余都称书记）。那段时间，他常在江油。我疾步走到他面前。那时

我虽已二十出头，也接待过省、市领导，但在这么多中央领导面前

还是显得很拘谨，连环视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不知是哪位领导问

我前面的山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左边的叫观雾山，右边的叫窦圌

山。”有一位操北方口音的大个子领导指着南塔后面，在向其他人

介绍武都水库的大坝位置。这段涪江被南塔坡挡住了，看不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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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时，有人问我“：那一带的农民烧不烧石灰？”我回答“：那一

带历来就有人在烧石灰。”好在我是在那一带长大的，江边的石龙

嘴、观音岩、二十四个癞蛤蟆朝圌山、青岗扁等奇形怪石，我小时候

都去爬过。我正在心里高兴未被他们问住时，听到一个四川口音

说“：漏水的问题好不好解决？”这时，我才抬头认真看了那人一眼，

顿时反应过来 这不是邓小平吗！在那个年代，人们除了从挂

像上认得毛主席外，对其他中央领导的形象都不太熟悉。中央“八

大”会议后，按照上级的要求，县委会议室挂出了毛、刘、周、朱、陈、

林、邓的头像。在看电影时，放映正片前，一般要加映点新闻纪录

片，我是从那里面知道一些中央领导模样的。

那位操北方口音的领导继续给小平总书记介绍情况，话中有

不少专业术语，加上口音不熟悉，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话中多

次说到喀斯特这个词我听懂了。因为我曾经读过《徐霞客游记》，

知道喀斯特就是石灰岩溶，是形成溶洞的地质结构。这时，我才明

白了他们问我烧不烧石灰的原由。

小平在听那位专家讲解时，眼睛始终盯着脚下城塘、阳亭两块

坝子，不时抬头看看观雾山和窦圌山，看着从两山之间流出来的涪

江凝神沉思。在那位专家讲解完后，小平总书记说了一句：“这么

好的坝子占了太可惜。”随即转身就往坡下走，其他人也跟着往回

走。秀峰书记示意我朝后退让，等他们都上了车，我才与警卫、秘

书上车，继续向武都方向进发。

那以后，小平总书记再也没到过江油，水利部长钱正英却多次

来过。我们听说武都水库不修了，在石龙嘴、观音岩一带涪江上搞

了几年地质钻探的机械设备也撤走了。若干年后，武都水库的设

计方案变成了武都引水工程，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多次把它称

为“第二个都江堰”，武引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大大提高。我想，他的

宏伟构思也许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吧！

上车后，警卫告诉我，要去看看大炼钢铁。当时的公路只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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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都街上，但我知道钢铁民工正在修筑通往观雾山矿区的公路，

便指引驾驶员出北门，到了公子坪。这里是三台县钢铁大军的战

场，到处是土高炉，运树子、运矿石的民工川流不息。汽车在一片

密集的土高炉附近停下了，几辆车上的人陪同小平同志往前走，警

卫仍示意我在车旁等着。武都钢铁指挥部指挥长王德立也赶来

了，陪着他们走走停停，边交谈、边比划。没过几分钟，就叫往回

走。

回到武都街上，我坐的车刚到水巷子前面的供销社附近，警卫

叫停车。回头看，后面几辆车先停下了，离我们有一段距离。街左

边有条长长的巷子，不过一二米宽，那是通往区委的唯一通道，汽

车开不进去。区委第一书记白宇清和副书记刘禹九站在巷子外面

的街上等候，秀峰书记和后面那辆车上的几位领导下车与他们交

谈了一会，小平没有下车。刘禹九看见我在前面站着，就走过来搭

话。他神秘地说：“总书记问起粮食问题，我们粮站的大米只够吃

三天了。”这时候，身后有位小媳妇模样的女同志悄悄叫他“：刘书

记，是不是毛主席来了！？”刘厉声斥责“：莫乱说！不是得。”小媳妇

吓得伸了下舌头，做了个鬼脸，跑开了。

正说着，后面那辆车开动了，从我身边过去，后队变成了前队。

警卫招呼我上车，我们尾随着跟了上去 回到中坝，我在纪念碑前

下车。车队往大河坝涪江边上开去，过渡去了火车站。

后来，听苗满山书记讲，小平同志原计划到澄水看大炼钢铁。

那天早晨，彭华（绵阳地委第二书记）急令苗满山赶到马角坝抢修

一座便桥。苗满山组织了 多人搬运石头、砂子，修好时已午后

了。小平同志的专列经过马角坝火车站，没有停，直接去了广元。

转瞬已经过去四十四年，小平总书记到江油的音容笑貌，我至

今清晰在目，终身难忘。没想到，他老人家那句简短而随和的话，

竟然催生出了一个武都引水工程。现在回味起他那高瞻远瞩的智

慧决策，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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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李林枝同志

羊 重 海

李林枝同志是原绵阳地区地委书记，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

的老领导。解放后李林枝同志是遂宁专区的地委书记，五十年代

初期我一直在遂宁专署财委、统计科、计划科从事计划统计工作。

年，林枝同志研究如何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

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 斤的问题时，我和他有过一些交往，

他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心，对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高

度责任心，尤其是一个领导干部能够那样足踏实地、深入细致的工

作作风，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是在遂宁地委常委会议室我第一次参加了由林枝同志主

持研究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如何达到 斤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

部分常委、专署领导和专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我是唯一作为工

作人员跟专署统计科长郭升元同志一道参加会议的。当时《农业

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未正式公布，先是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

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

商定“十七条”，随后又把“十七条”发给各地征求意见。 年

月上旬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将“十七条”扩

充为“四十条”，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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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任务是要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

提高农作物产量。规定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

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多斤年的

增加到 年的 斤增加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到 年的 斤增加到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斤。农业发展纲要还对棉花产量和农村其他生产、科技、文教、

卫生等方面的工作都作了规定。遂宁专区是属于要求达到粮食每

亩平均年产量 斤的地区，林枝同志讲了中央文件精神之后，让

大家讨论提出贯彻意见，中心 斤的问题。当是如何提前实现

时，这确实是一个新问题，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国还没有长期

规划，《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算是我国最早的长期规划，专区一级

乍然讨论长远设想自然是陌生的。而那时的情况是农村土地改革

后，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恢复和发展。粮

多斤；另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已经达到 一方面，遂宁专区是个丘

陵地区，土质贫脊，水利设施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塘埝，肥料则依

靠养猪积肥，全区还没有一个化肥厂，生产条件限制着产量的大幅

度提高。因此到会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自然感到压力很大，每亩耕

地平均年产粮食要再大幅度增长，以致翻一番谈何容易，在讨论中

一时难以提出系统的办法，有的觉得现在产量已经很高，有的也讲

生产条件太差。这样讨论来讨论去半天提不出提高粮食亩产水平

的办法来，到会的同志难免感到尴尬，林枝同志也有些恼火，议论

中难免有些批评之词。我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由于年轻人的热情

而无所顾忌，因为按说我这个小科员并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趁

大家挨了批评冷场之时，我轻声地说，我大体估算了一下（五十年

代还没有计算器，开会带算盘不方便，我用计算尺估算，只有三位

数是准确的） 年粮 多斤，差点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已达到

的县如盐亭也已达到 多斤，比 年增 多斤，比加 年

增加 斤左右，从粮食增长的规律来看我觉得只要逐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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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条件，兴修水利，改田改土，改良耕作技术，经过一定时期的努

力是可以实现 斤的。比如多搞复种，增加复种指数就是提高每

亩耕地粮食年产量的有效办法。林枝同志听了我的简短发言后颇

感兴趣，对大家说：我看还是有人动脑筋，研究问题就是要动脑筋。

不要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不要光强调困难，要开动脑筋想办

法嘛。

林枝同志对领导干部一向要求严格，他的威望高，又服众，他

召集会议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十分谨慎。但他对年轻同志十分

爱护和鼓励，有时甚至表现出宽容。我记得因为工作关系，我对全

区的一些经济数据记得较熟，比如耕地面积，人口总数、粮食产量、

生猪头数、购买力总额等等，都能随口说出，所以地委研究经济问

题，领导参加会议便叫我一道去，像是作个助手。林枝同志研究问

题爱算帐，爱问数字，有些经济部门的领导汇报时数字搞不清楚是

要挨批评的，有时批评得很利害。我一般的大数字虽然记得熟，有

时搞忙了也有说错的时候，可林枝同志发现后他还笑着说，你没弄

清楚，弄清楚了再说嘛。那时工作效率很高，他研究问题一般是要

决策的，不是议而不决，他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是难得的。

隔了两三天后，地委办公室通知叫我把历年的统计资料和算

盘带上到林枝同志办公室去算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的帐，我知道

这又是为过《农纲》的事了。到了他的办公室一看，他正坐在那里

等着，原先我以为还有其他同志，结果是书记和我算帐。他说我们

来计算一下，看要多少年、多大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粮食亩产

斤的规划。这种算法很复杂，不像现在用计算机那么简单，首先要

假设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再用速度乘基数的总产量，后用总产量除

耕地面积求每亩耕地平均年产量，这种算法都得用算盘来打，还得

用平均增长速度一年一年地算给他看，这样他才放心，所以算一个

速度的产量要费许多时间，那时我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他定了速

度后我就打算盘，他的办公室在一楼一底的楼上，空荡荡的一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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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院子里绿树成荫，更显得静悄悄的，只听得霹呖啪啦一阵一阵

的算盘响，等我一阵算完之后他再斟酌，那时的生产水平还低，粮

食产量 年到 年每年平 年到均增长速度只有

年只有 ，高了又算低，低了又算高，五年算下来不行又算七

年，就这样反反复复地他作规划，我来计算，我们也互相交换意见，

中间也不休息，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头天没算完，第二天又接

着再来。林枝同志是个老红军，老领导，他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忠

于毛泽东思想，他又很熟悉农业，对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非常

重视，遂宁专区又是一个农业区，他认为这是发展农业的重大事

情，所以不愿假手于秘书或工作人员，这种重大事情领导亲自动手

的认真精神，实在值得现今各级领导效法。

林枝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各地的

社队干部以及许多农民都熟悉他，有什么事情都要跟他讲。碰着

农民插秧，怕耽误群众的时间，就跳下水田和农民一起插秧，他的

农活很熟，能插得一手又快又直的好秧。有一次叫我跟他出差，我

知道这又和跨《农纲》过 斤有关。从遂宁到蓬莱镇，坐一辆吉普

车，他随身有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和司机一行四人，路程不过四、

五十公里，可是上午九、十点钟出发，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到达目

的地。吉普车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进，沿途见有一块坝地，走不到一

会他叫下车，带着我们直奔田间，生产队长和农民都热情地招呼李

书记，于是开始了调查研究，他蹲在田坎上一边问，农民在地里一

边干活一边答，我们就站着一边听，一边作记录，从今年的亩产粮

食多少斤，明年可以达到多少，从改田改土、养猪积肥、兴修水利到

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购买化肥农药等，从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到

群众生活诸多方面，林枝同志非常熟悉农事，又了解群众，他能抓

住要点，单刀直入，提问深入浅出，回答起来也很简便，三下两下就

把情况弄清楚了，然后和乡亲们挥手告别，上车继续前进。没走多

久来到一带丘陵地，土多田少，又叫下车，我们跟着他又往田间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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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说话，那时的社队干部都和社员一起劳动，在调查中干部也

讲，群众也讲，容易听到真实情况。问生产情况时干部讲得多，问

生产和生活有什么困难时群众抢着说话。李书记和他们商量如何

把当前生产搞好，困难慢慢解决。那时解决基层问题比较方便，比

如农贷发放、化肥供应，我们记录下来给乡上、区上说下就解决了。

后来又走了两个生产队，主要了解改田改土，扩大粮食和棉花播种

面积和提高亩产水平的问题。五十年代地区的工作主要是抓农

业，专县两级的干部要常年抽调一批下基层，区乡的干部都分片包

干成天在农村跑，区、乡政府除了值班守电话的外，一般是没有人

坐机关的，这大约和当时的领导作风有关。所以我们一路也只有

直接到生产队作田间调查。短短的路程，如此走走停停，三番五次

地到田间调查，当我们到达蓬莱镇时已经夕阳西下了。镇委早接

到通知李书记要来，准备的菜饭已经热了几次，当林枝同志还在和

镇委的同志说话，我们看到几样小菜和一盆干饭时早已饥肠辘辘，

馋涎欲滴了，我们两个小伙子和司机一齐抓起碗筷，狼吞虎咽地吃

了起来，因为这天算是午饭晚饭一起吃了。

绵阳、遂宁两专区合并后没有好久林枝同志调省上工作，我们

再没有见面。我后来见到他大约是 年“文化大革命”中绵阳的

造反派把他从成都揪来在人民公园广场（即现在的文化广场）批斗

走资派时，他那时大约五十多岁，显得十分于心不忍，李林枝这个

人谁人不知？但是在那个年代谁又有什么办法。批斗后把他弄到

专署食堂厨房里吃饭，炊事员李辉武、邓卓良、贾宗国他们都知道

李林枝是个好领导，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背着人拿一个大土碗把肉

盛在下面，上面盖上米饭，表面上看是一碗没菜的饭，而且故作凶

相又暗递眼色地吼道：走资派老实点，在那边屋角角边去吃！真有

点像电影里革命群众掩护共产党领导的样子。

林枝同志虽然离开绵阳几十年了，但是许多同志、尤其是五、

六十年代的老同志依然怀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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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郭城同志逝世十八周年

江瑞炯　　杨朝俊

郭诚同志，男性，汉族，小学文化，山西省沁源县正中村人。

年 月 日生， 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

任泌源县一区区委组织委员、民兵连指导员。 年抗日战争胜

利后，调任运城区（县级区）区委书记、土改工作团团长 年。

月，调中国人民解决军第一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随军解放四川后，

任罗江县公安局局长。 年 月，调任绵阳县公安局局长，

年任绵阳县县长， 年后任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文化大革

命”后 月年任中共县级绵阳市委顾问。 日病逝，享年

岁。

郭诚同志在绵阳县工作期间，深入实际，平易近人，为人民群

众办了大量实事，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现就本文笔

者之一的杨朝俊亲历的二三事整理成文，以纪念郭诚同志逝世十

八周年。

忆郭诚同志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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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人民支援宝成铁路建设

年 月 日，天成铁路（后因此路与陇海铁路接轨入由甘

肃天水改为陕西宝鸡，此路也改称宝成铁路）绵阳县境段开工，郭

诚同志担任天成铁路绵阳县筑路委员会主任，负责完成绵阳县境

征地搬迁、动员民工、派送枕木等支援铁路建设任务。为了做好这

些工作，顺利完成任务，郭诚同志不辞辛劳，走遍全县各乡镇，亲自

动员和督促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东宣乡 多公位于距离县城

里，与梓潼县交界处，当时不通公路，交通很不方便。郭诚同志步

多平方米）的落实情况，行前往检查分派 根枕木（共 时任东

宣乡青年团支部书记、农民武装队长的杨朝俊参加了接待。在这

次检查期间，郭诚同志还向杨朝俊同志交办了一封人民来信。信

中控告东宣乡人民政府一名干部同他人妻子通奸，要求县人民政

府处理这名干部。郭诚同志要求杨朝俊查清事实向县政府报告。

后来这名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写信农民到处说“：人民政府真是

人民的政府。”我写的一封信，在县长亲自过问下，搬倒了一名乡干

部。”

救济公共食堂断炊

年，绵阳县在大刮“浮夸风”时又遇到严重的旱涝灾害。

从 月到 万月，全县 万亩农田缺水、 万亩秧田龟裂、 亩

稻田秧苗枯死、 月又出现暴雨亩粮食颗粒无收。到了 ，江

河河水猛涨，全县 多个乡镇、 亩农田被淹，洪水冲毁水利

工程 处，冲走牲畜 头，农房倒塌 多间，死亡 人，全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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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公共食堂基本 年年底，县委决定由县人委拨上断炊。

万元救济灾民，并责成县委副书记、款 副县长崔映乾同志，带领

工作组深入全县公社公共食堂，安排好群众生活。

年初春，县委派出以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胡逢源为组长，

团县委书记杨朝俊为副组长的县委工作组到青义区开展调查研

究，重点救济困难群众。工作组经过调查发现：造成公共食堂断炊

的原因，除自然灾害外，人为因素也是很严重的。如石马公社系县

境土地、水利资源条件较好的公社之一。全公社 多个男女劳

多动力，除去到旺苍炼钢的 人外，留在公社的 多劳力约有

一半人得了水肿病， 年下半年以后，因水肿病死亡人数在

人以上，几乎天天都有水肿病死亡的情况向工作组报告。工作组

个大公共食堂人均日分配在公共食堂吃饭发现， 口粮不足

公斤。查阅公社管委会的年报表 年全 万余公社实产稻谷：

公斤，在“ 万余公斤，因此在向国家缴纳浮夸风”影响下，上报成

征购 至 两两（粮后，农民口粮严重不足，每天只好以马苕和

为 市斤的旧秤）稻谷粉供社员充饥，不仅营养严重缺乏，而且还

不能吃饱。明知水肿病是口粮不足造成的，公社干部硬说病因不

明。工作组在公共食堂吃饭，同样无法吃饱，饥饿难忍时，得到公

社党委书记送来的几根红甘蔗（果蔗）充饥。工作组目睹社员饥饿

时将自养鸡儿杀死煮熟连骨带肉一起吃下的情况，欲救无力，心里

非常难过。

恰在这时，中共绵阳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儒玢到绵阳县石马

公社作调查。工作组向她汇报实情时大胆提出了三条农民的救命

方案： 向县委汇报真实情况，要求从石马公社缴纳的征购粮中

退回 万公斤，以解决社员口粮不足问题，保证每人每天有 公

斤口粮。 请县人委责成卫生部门 至派出 名医生到石马公

社抢救水肿病重危病人。 追究石马公社“浮夸风”的制造者、公

社党委书记 的责任，并通报全县以教 条育广大干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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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部长均表同意，要求迅速办理。

月底，中共绵阳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会年 议由郭诚副书

记主持，青义区县委工作组副组长杨朝俊列席会议并汇报了石马

公社实情和解决方案，得到会议的认可。会后，石马公社集中全公

社水肿 余人进住公社肿病医院，由专区和县卫生病危重病人

部门派出的医生安排生活，每天发给每个病人康复丸（肿病医院用

黄豆面、细米糠加红 颗，病人伙食每日 餐均为糖、猪油制作的）

肉稀饭；公社干部负责组织物资供应和后勤工 个月，作。不到

多名水肿病危重病人全部康复。

带领县委机关干部到公社当社员

年春，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和生产上的瞎指挥，郭诚副

书记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带领绵阳县级机关各部门李玉玺、刘掌

元、曾 余人，深入梓绵公社二大队当社淑君、杨朝俊等领导干部

员，与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一段时间实践，大家发现

过去瞎指挥生产造成很多弊端：如深挖土地，小麦密植，办公共食

堂等等。深挖土地挖乱了土层和破坏了土壤结构；小麦密植造成

倒伏减产；特别是办公共食堂砍树作柴烧破坏了森林，强迫男女老

少人人都要在公共食堂吃饭，后因口粮严重不足，导致水肿病流

行，经常死人等问题急待解决。大家要求县委不要再喊“人民公社

是天堂，公共食堂是心脏”等错误口号；农田种植如何进行？每亩

下多少种？森林如何保护？生活如何安排？这类问题均应当由农

民自己决定，不能把农民管得太死！在郭诚书记主持的一次讨论

会上，大家踊跃发言，郭诚书记耐心听取，认真记录。但因涉及到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哪个领导

当时也不敢表态。由于郭诚书记理解干部心情，坚持实事求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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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他到 多名领导干部，没有一名被反农村当社员的县级各部门

“左倾”。

月 日至年 月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

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中共绵阳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崔

映乾同志等代表绵阳县出席会议。会议精神：进一步总结经验，统

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加坚决地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方针，为尽快战胜国民经济困难而斗争。为了贯彻会议精神，

中共绵阳县委同全国各地一样，采取社员家庭包工包产，允许社员

种少量自留地、逐步开放自由市场（公共食堂已于 年贯彻《人

民公社六十条》后解散）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很快好转，市场商品

供应明显 公缓和。 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比 年增加

斤、猪肉增加 公斤、 米。棉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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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新中国安县首任

县长赵鸿图

陈 永 銮

敬爱的赵鸿图县长，是新中国建立后，领导安县人民脱离苦

海，爬出深渊，跃出火坑，摆脱贫困，开始走向阳光大道的指路明灯

第一任县长。

安县人民在解放前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

剥削，世世代代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艰险危难境

地，真是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全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地主恶霸、封建

把头、土豪劣绅、无恶不作的魔鬼，堵死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求生之

路。多少人无地种、无田耕、无房住，多少人无衣穿、无饭吃、无工

做，多少老小无人管，多少孩童无书读，一切人权被剥夺，一切自由

全丧尽。完全是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

申，祖祖辈辈做牛马，子子孙孙受人欺的极端难忍的黑暗社会。

日，毛主席亲自在天安门广月年 场升起了第一面五

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

月 日至年战军分别于 日到达绵阳，赵县长也于 日

下午奉命赶到安县花荄， 月 日抵达安县县城，很快接管了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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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正式向全权， 县人民郑重宣布“：安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从此，安县人民亲眼看到了赵县长在布告中宣布的党在新区工作

的《约法三章》的各项政策，告示指引各界人士照常生产，照常工

作。随即人心安定，生活平静、生产、工作很快地稳步前进。

赵县长真正是党派来的安县人民的父母官，一来到安县就和

劳动群众生活在一起，衣着俭朴，生活艰苦，工作繁重，在全县人民

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人民公仆的伟大形象。因此赵县长所发出的

各种号召，宣布的各条政策，所作的每条指示，布置的各项工作，下

达的各项任务，全县所有的工作干部，人民群众，都是热烈拥护，积

极响应，坚决贯彻执行，千方百计地争取提前完成。

那时，赵县长派来的武装工作队，在安县地区工作的同志，专

门来到高桥，而且王筱斋、刘隐侠、李芝明等同志常住我家，与我们

同吃同住同工作。他们日以继夜也深入群众，了解地方风土民情，

宣传党的政策，采取多种方式，召开各种座谈会，使党的方针政策

老少都对工作在群众中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不管男女 队的

同志产生了好感，加深了了解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

明确的认识和真诚的信任，逐步建立起了党和人民及人民群众和

党和政府和军队之间不可分割 月至的鱼水深情。所以从 年

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党和政府下达的减租退

押、清匪反霸、征粮工作、春耕生产等几项重要任务。

月份在桑枣通过赵县长 镇亲自主持召开的以贫雇农为主

体，有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党在新区开展的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给到会代表讲

得一清二楚，我和所有的到会代表都聚精会神地亲耳聆听了赵县

长的报告，领会了报告的全部内容和精神，会议中对报告进行了认

真深入地逐项逐条地全面讨论，回区后又参加了各级组织召开的

群众诉苦大会，通过“吐苦水、挖穷根”，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劳苦群

众的阶级斗争觉悟，随即分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当地原地下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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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陈永安的胞弟陈永志，被推选担任了安昌部书记 镇

高安村第一届农民协会主任，贫雇农代表陈定海、陈永旺先后担任

了该村村长，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掌握了人民政权，使广大贫下中

月下旬的一天，工作队在农扬眉吐气，得到了彻底翻身和解放。

桅杆院子后山（现石梯六组）大松林里所召集的高安、金龟、石梯、

建国四村联合召开的“宽严大会”上，由赵县长派来的武装工作队

负责同志，在群众大会上按照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

奖”的政策，联系当地实际工作情况，作了深入细致、全面具体的工

作报告，将党的方针政策，向到会群众宣传讲解得非常具体明白，

让群众都达到深入透彻的理解。当天一些曾经参加过土匪活动的

农民，都主动地争取在大会上向大家坦白交代了各自的罪恶活动

和不法行为，决心悔过自新，改恶向善，努力生产，好好作人，得到

以上的胁从人员都被了群众的谅解，党和政府的宽大， 宽大处

理，回到了自己的家庭，积极地和农民弟兄共同生产劳动，变工互

助，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

广大群众无限感激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

地下党员陈永安于 年冬，因参加合川兵变失败，同妻子彭

氏（红军）回到安县高桥老家从事农业生产，听候组织安排，于

年 月建立高桥支部，任支部书记，月建立游击队任队长，因筹集

地下武装资金，准备兵变起义，不 月料 日被安县保卫团第一

大队大队长杨茂轩嗾使保卫团小队长李孝全暗杀于月堂庵（现安

昌镇川主村）渡口，陈永安壮烈牺牲。从此十余年沉冤莫白，家人、

族人受害。赵县长一来到安县，就在各方面工作人员配合下，很快

的将事件查清，为了寄托人们的哀思，还将他家所在的村命名为高

安村 年，以表纪念。并于 月，将首犯杨茂轩依法处决。为陈

永安烈士报了仇，为人民雪了恨，为当时所有的农协会员、积极分

子及陈永安烈士的全家祖孙三代申了冤，凡听到这一大快人心的

喜讯的父老乡亲，莫不拍手称快，同声赞扬赵县长为民除害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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